










《黃金花》
導演陳大利的電影長征
訪問：鄺保威
整理：伍小月、鄺保威

我於 2003 年浸會大學畢業，剛好香港 SARS 爆發，當時市道很

差，搵工困難。最初一份工是在有線電視娛樂台，當時職位是

PA（製作助理），只有 $4,000 人工，不過只做了一星期，TVB

請了我，所以便辭去有線電視的工作。

TVB 的工作是在新聞部導演組，負責控制 channel 畫面上的處

理和整個新聞報導的流程。我初入新聞部導演組，只負責按鍵和

出 cue，與電影無關，這份工是來自一個很戇居的錯誤，當初填

表時本想入戲劇部，不小心剔了新聞部。經過 interview，TVB

又請我，不過錯有錯着，新聞部人工比有線電視多了一倍多，

有 $9,500。

由讀電影開始，我已立志做導演。大學一年級那年，於電影歷史

課上看過一部電影，叫《四百擊》，對我很大影響。在讀大學之

前，我所看的電影只是成龍那些電影，飛車、動作，當時對電影

的理解就只有那些。但看到這樣一部世界級電影時，我被打動

了，原來一部電影可以將一個人物寫到那麼深入，杜魯褔以半自

傳式寫他自己，我很感動，所以就立志要拍一些感動人的電影，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



立志做導演，我很清楚在一個商業電影的世界裡，先要識劇本，

懂得戲劇，所以，畢業後若有人問我想做甚麼，我答他想做編

劇，因為我要懂得戲劇，最直接就是去做編劇，因為編劇是實

在地去寫一個戲。

因緣際會，有間電影公司想找些新人加入，幫手度劇本。在朋友

介紹下，傾談後，對方覺得我 OK，一拍即合。雷宇揚，那時他

是東方電影的監製，我就加入開始跟他一齊度劇本，因為在他所

監製的電影中又做導演，所以就跟他一起度，另外找人寫。還

有一位跟我們一起度的，現在已成大師級編劇，他就是李思臻，

《美人魚》和《楝篤特工》的編劇。李思臻比我早加入，那時他

已和雷宇揚寫了四、五部，我們一直寫了幾個劇本也未能開拍，

直至寫了一部《墨斗先生》，終於可以開拍。當年我一畢業便

與他們一起，同時又在 TVB 工作，以 freelance 偷偷地做。畢

業後一年，我便有一部電影掛了編劇的名字在電影院上映，當

時我正想辭去 TVB 的工作，所以便離開了 TVB。

初時覺得很好，一畢業就有部戲掛上自己的名字。我不評論那套

戲，那部戲票房不理想，有很多因素導致。我還是繼續幫雷宇

揚寫劇本，除此之外還幫他寫很多東西，例如電台講稿、小說。

但這些工作收入微薄，一直寫的劇本也不能開拍，又辭了 TVB

那份工，沒有收入，生計開始出現問題，很鬱悶。

在電影行業工作跟我讀電影及睇電影完全是兩回事。莊文強導

演：[ 睇電影、讀電影和做電影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親身

感受到這句話。所以跟他們寫一些商業電影時，我自己會拍一

些短片，平衡一下。



去到 2010 年時，已拍了四、五套，由十多分鐘到廿分鐘不等，

有時間便拍。由 2003 年畢業開始，鮮浪潮那部可算是最後一部。

還有一部是拍我故鄉的，記錄那裡的事，在 2005 年開始拍，拍

好後沒有剪，放在一邊，在 2011 年才剪，因為這部片有講我姪

兒，我想等他長大時為他拍一個結尾，所以一直放在一邊，由

DV 拍到 HD，就要等一個鏡頭，那是他由兒童成長為少年的那

一刻，放在片尾作結。

我一直以這樣方式去平衡心理，當中拍了一部紀錄片叫《媽》，

實驗性紀錄片，拍我的媽媽，約 18 分鐘，參加 IFVA，奪得第

十屆 IFVA 金獎。那時沒分甚麼紀錄片組或戲劇組，只有公開組

和青少年組，還有動畫組，我就奪得公開組金獎。那年獎金減

價，只得 5 萬元，我還是很開心，自己好像很犀利，得到金獎，

有人認同，又回看歷屆金獎得主前途也很不錯，各方面也有工

作。

很奇特，我得獎之後，完全沒有事情發生。不過也沒問題，我

繼續在電影業工作，但一直都很想離開，想轉行，做甚麼都好。

但是我又跟自己說最好堅持下去，畢竟這兩三年在行內也累積

了不少經驗，如果由讀電影起計，也有 7 年時間，如果那時放棄，

便一切都沒有了，再不能重回這行，所以頂硬上，生計問題我

要怎樣解決？我便和朋友開了一間 production house，幾個朋

友加一部 camera 便可以接 job。我們接了很多浸會榮譽院士的

畢業禮，又拍了很多 corporate video、商場 event，勉強維生。

此時雷宇揚離開了東方，我的 connection 也沒有了，雷宇揚沒

有做電影，北上大陸。





去到 2007 年，那時遇到 Edmond，黃子桓，黃百鳴的兒子，

他找我寫劇本。他在公司是由拍 making of 做起，由於他是老

闆兒子，所以有機會寫劇本，但他也要由低做起，所以他所識

的編劇都是新人，沒有已上位的編劇幫他。我與他是在拍《墨

斗先生》時認識的，當時他只是在那裡拍 making of，那時公

司很多戲的 making of 都是他拍的，現場沒人理他，他自己一

個人拍，拍完回去自己剪，剪完交給老闆。

所以當他有機會寫劇本，他便想找些新人跟他一起做，便找了

我。寫《衛斯理》。當時我們只知埋頭苦寫，後來有一日黃百

鳴先生來到，叫我們先不管《衛斯理》，去寫另一個劇本，所

有籌備都已就緒，即將開拍，這就是《葉問》。寫《衛斯理》

人工很低，是否可以拍也未知，寫整個劇本歷時兩三年，但只

有五、六萬收入，分兩期出。人工不多，也不知要寫到何年何月，

但只知埋位寫。我當時是 nothing，人工就是這樣，看自己是

否想爭取把握這個機會。解決生計問題就要靠拍 video 去維持。

寫《葉問》時，跟導演葉偉信一起度，我和 Edmond 一齊度劇

本。我沒有跟現場，整個過程大家都不知道以後會怎樣。後來在

片尾字幕，我是初稿編劇，這是公司政策，我沒能力去爭取甚

麼，作為一個新人，我不懂得去爭取，最後公司定了這樣便是這

樣，攞不到正式編劇名份。但實質上我是跟足全套戲，只是沒

有跟現場。當然，我自問也只像是個學徒，可以當是助理編劇，

但出的名銜就是初稿編劇。



部戲出街後獲得成功，開始有些好事慢慢向我走來。在外頭未

必會被人承認，但在東方，若有新戲便會找我一起寫，開始有

些編劇 job 可以做，不過還是未能解決生計問題，劇本費只得

數萬元，需要繼續拍畢業禮去維持收入。

《葉問》上映時我又因朋友介紹認識了黃修平。黃修平當時已

拍了幾部電影，例如《魔術男》，不算怎樣成功，同樣也沒有

budget，沒有錢，找的編劇只能是新人，像我這類的。當時大

家都不懂得怎樣寫，劇本概念來自黃修平，大綱由他寫好，大家

一齊拿著一本編劇工具書，邊學邊寫。這個過程約是大半年至

一年，全部由我執筆，之後由黃修平去改。大家好似打乒乓球，

來來回回。劇本精神來自他，我提供編劇技術，寫完後以為可

以開拍，怎知遇上資金問題，便擱置了。對於我來說，這件事

已經完了，因為我只是編劇，這件事去到這地步，已與我無關，

我便離開。

直至五年後，黃修平解決了資金問題，電影拍完並上映。至於

另一位編劇陳心遙，我不太清楚，他和黃修平是大學同學，我

估在我出現之前，他們已交流過劇本，但在我和黃修平合作時，

他還未出現，直到劇本差不多完成時，陳心遙才加入，俾意見並

一起寫劇本。開拍時我已離開了，他們兩人一直尋找資金成就了

這件事，讓這部戲誕生。在該片內的名銜，我們當初沒有討論，

也沒簽合約。我只是希望寫好部戲，也想捉緊機會，黃修平有

很多事未能確定，也沒提出過。由他們公司決定了怎樣在這部

戲內擺放名銜，我也沒有收到過通知，一切由他們公司決定。





在電影上畫時我才知道，在片頭字幕有一個獨立畫面寫着「編

劇陳大利」，黃修平就寫導演、編劇，陳心遙是監製、編劇。

poster 就是黃修平和陳心遙排名行先。這個安排十分好，這一

切都是際遇。我遇到過很多貴人，好像雷宇楊，他是我第一個

貴人，帶我入行。雖然行內很多人有問題，但他們又可以提供

機會給你，這就是際遇。回想雷宇揚，他對我很好也很公平，

出糧時會給全數，起碼沒有走數，就算出來的作品不是很理想，

但結果是由很多因素形成的，我不想評論那些。

回說《葉問》出街後，開始有些工作找上我，但我依然不能以

編劇為生。雖然有了《葉問》，但實質上不完全是我的功勞，

我是跟着葉偉信去寫，完全是他一人對整件事用心了解，很用

心地將故事重現，很大程度是葉偉信將自己投射進人物角色內，

是很作者的，他領導了整個編寫過程，我只是參與者，作為一個

助理編劇，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這樣分崗位的。領導整個編劇團隊

去編寫的人才是編劇，助理編劇就是做一些資料搜集，在開會過

程中提供一些橋段，貢獻了劇本的小部份，而且還要看工作經

驗和能力去定義。就像現在，在電影公司內我是編劇組的頭頭，

帶着一些人去編寫劇本，那些人便是助理編劇，我可以觀察他

們的能力是否到了編劇的位置。

講回那時，我依然未能以編劇為生，但開始做《葉問 2》。還是

東方電影公司，還是同樣價錢，一切如舊，但這次我跟場，而

且做即時剪接，即場剪動作場面。當時在電影界，數碼化剛剛

開始，現場剪接是一個新崗位，



即時拍即時剪，我便去做，人工很低，只有 $5,000 一個月，

做的事情就很多。這個經驗很寶貴，我需要在現場了解他們怎

樣拍攝，再即時把影片剪好，讓我學習很多。之前我拍 event 

video、畢業禮、拍攝花絮，那些節奏控制的經驗，原來剪戲劇

時可以用得着，我慢慢被一些導演或監製看到了我的能力。我

想說，不要怕蝕底。那時我人工很低，可以說是不合理的，我

又回到初畢業時的人工。

我作為一個編劇在其他人眼中也沒有甚麼成就，只是一個助理

編劇，偶爾幸運地在一部電影內有個編劇的名份。在即時剪接

這件事上，慢慢地在行內人眼中，知道我懂戲劇，能剪出戲劇，

而且我剪得很仔細，真的可以出街。當然，出街那個版本不是

我這個，正式剪接是張家輝。從那時起，其他人開始喜歡我，

知道我有能力可以做得到，以後去傾劇本時便會容易很多，大

家開始建立一些關係。我也得到了葉偉信、洪金寶大哥的欣賞。

完成了《葉問 2》我依然是不能維生的。除了東方電影，沒人找

我寫劇本。我寫過《開心魔法》，但這個劇本失敗，票房和口

碑也失敗，那是我各方面的問題，所以還是沒有編劇的工作。

我不停想離開電影這個行業。沒有工作是很辛苦的，有工作時，

每天困在片場，工作很累，我反而很 enjoy，我喜歡一起創作，

一起去完成一件事的生活。當然有很多人找我，但往往都只是

傾，傾得幾次又沒有下文，全部都是冇米粥，很打擊自信。



我三十歲了，中學同學們都很有成就。我讀沙田聖公會曾肇添

中學，band one 名校。同學們有的在大學做教授，有些是博

士，有些是在國際上得獎科學家，回看自己，當年跟他們成績

差不多，為甚麼連萬多元一個月也賺不到。有了這樣想法，心

想不如去考試，讀書也好。反正沒工作，所以我去讀書，去中

大報讀 Master，讀 Visual Cultural Studies，屬於文化研究科

目。為甚麼會選這科？主要是這科學費沒那麼貴。這一科很吊

詭，講的都是對主流意識的反抗，跟我以前做主流電影的經歷

是很對抗的，它開闊了我的眼界，令我看到很多非主流思想，

例如 gender study，queer theory 等，真是大開眼界。其中

有一科對我影響很深，是一位劇場人何應豐老師授課。他教的

是 theater，但他不是教你一些劇場的東西，而是跟大家傾偈，

解剖一些香港文化問題，引發我們思考。

我覺得自己很 fresh，雖然不是有很多得着，但在思想上很充實，

本來計劃是 full time 讀一年，怎料在讀完一個學期後，便出現

了一個重要轉機，就是有電影需要跟場編劇去大陸工作。如果

上大陸，我便不能讀書，要延遲。雖然也有掙扎，但我還是選

擇上去，於是便暫停讀那個學位。

這部戲就是《西遊記之大鬧天宮》，Edmond 寫劇本，合約裏

需要一個跟場編劇，本來是找李思臻，但他忙，便找上我，我

是第二選擇。雖然猶疑過，但我知是一個機會，所以就去了。

假若這次我沒有去，繼續讀書，我可能已經轉行了。選擇上去，

因為這是部大片，導演是鄭保瑞，還有那麼多大明星，想跟去

現場看個究竟。







怎知上到去才發覺這是一個災難，因為劇本問題，拍攝時很多

事情不順利，要找人改劇本，既然我做跟場編劇，這就是我的

事。當時拍發哥（周潤發）的戲份，但是他只有十幾日檔期，

要在這段時間內拍完。這十幾日，我就硬著頭皮按照戲劇需要

和導演要求改劇本，這個階段我還可以完成，完成了發哥那段

戲，可算是鬆了一口氣。接着便是甄子丹，他的角色是孫悟空，

他踢了很多橋，劇本不通的地方。

劇本確實有問題，但這是整個工業的問題，在劇本未去到太圓

滿便要拍，很倉促決定。原劇本不關我事，當時我還未參與。

現在我必須跟甄子丹的戲去改劇本，但改還改，去到一個地步

是沒辦法改的，要停機，要停一兩個禮拜去研究怎樣修改劇本，

最後決定找更有經驗的編劇上來，於是便找來對我很重要的一

個人，我的啟蒙師傅，已故的司徒錦源先生。他和鄭保瑞一直

是 partner，合作了《意外》、《愛。作戰》。我在他身上才知

甚麼是編劇，遇到他之前我竟然完全不懂寫劇本，之前所做，

全部是錯。

跟著他，我便慢慢從頭做起，學到了一個劇本結構的思維：究竟

編劇是要寫甚麼，你寫甚麼就是在推甚麼，一定要有一個清晰

目標，所有事也要指向那個目標，每場戲的目標就是所謂的「推

甚麼」。他推介了很多書，例如劉天賜的《編劇秘笈》，入門書，

不過這本入門書是不夠的，還要有實戰經驗。我很難講我怎樣去

學，學到甚麼，因為當時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很多是即時，牽涉製

作，創作，創意和演員，我從旁看他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來學習。

我們當時是做劇本醫生，劇本出了問題，我們去醫。做劇本醫

生，



做一部等於做三部，在學習上可以看見很多問題，見到問題也

了解很多解決方法，會有很多思考。那段期間，我感覺腦爆炸，

不停思考，感覺很正，所以我經常說我遇到很多貴人，遇不到

就沒有機會識得寫。

《大鬧天宮》之後就是《車手》，在接近後期時，我跟隨司徒

錦源一起去幫鄭保瑞導演改劇本。之後再有另一部，是甄子丹

的大陸電影《特殊身份》，也是類似處境，在兩年間做了這三

部電影去學習編劇，當時也沒有定義是否 full time 做編劇。和

朋友一起做的 production house，生計有困難時，我便去拍幾

日，但漸漸 fade out，因為我終於找到了那支燈柱，那盞明燈，

終於不再迷茫。我知道只要跟着他，有朝一日可以寫出劇本，

便慢慢不接其他工作，硬着頭皮，頂住生活壓力去學習。我一

直很感恩遇到他。完成了《大鬧天宮》之後，我就回港繼續完

成那個 Master 課程，為求完成課程。因為找到了明燈，便放棄

所有 video 的工作，全心去做編劇，頂硬上，前後大約一兩年，

從 2010 年至 2012 年左右。

後來司徒錦源先生肺癌病逝，那盞明燈便沒有了，但因為司徒錦

源的關係，又認識了另一盞明燈，他是跟司徒錦源寫劇本達十

年的力奇（鄧力奇），他就是我師兄。他跟隨司徒錦源寫《愛 . 作

戰》、《意外》等，也寫大陸電視劇，由《仙劍奇俠傳》開始寫。

他正式掛名做編審是《怪俠一支梅》和《軒轅劍》，這些都是

內地收視冠軍的電視劇，他是一位非常成熟和全面的編劇。

我跟隨力奇寫電視劇，埋頭苦幹，不分晝夜。很可惜的是，我

們寫的電視劇都未能開拍，於是又出現生計問題，錢收得很少。



這兩年大家的生計都出現問題，不過這兩年對我很重要，寫電視

劇時，大家不分晝夜度橋，每日圍度，三四個人一起，鄧力奇

是主導，有些是三十集，很多還未到寫劇本便沒有了，有些做

了大綱或分場後，整件事又沒了，所有事情不斷反覆。圍度的

三四個人之中，我是經常出現的那位，這段時間我儲下了很多戲

劇橋段。雖然司徒錦源是我的啟蒙老師，但我在他身邊鍛鍊的

時間不多，跟着力奇就寫得很多，司徒錦源給我的是一個視野，

怎樣去寫，便是在力奇身上學習的，例如用什麼字，應該怎寫，

甚麼應該寫，甚麼不能寫，就是在這兩年寫電視劇時學習得來

的。不過這段時間我們的生計出現超大問題，只好解散了。

力奇要回 TVB 找份工作，我又變成了沒工作。在這時，命運好

像也出現了一些轉機，就是之前的幾套戲《大鬧天宮》、《特殊

身份》和數年前的《狂舞派》忽然在同一年上映，好像是 2012

還是 2013 年，而且在三部電影都有我的編劇名銜，《狂舞派》

反應更是不俗，開始有人認識陳大利是一個編劇。在我人生最

窮困的時候，之前所累積的，現在一次過回報在我身上。從那

時起，我開始決定要寫自己的劇本。回想當初，我想成為導演，

我跟人說我想做導演，但又替人寫很多劇本，自己的卻一個劇

本也沒有，很差勁，我決定從那時起寫自己導演的劇本。就是

那時，我跟力奇傾出了《黃金花》的故事大綱。





為什麼會拍《黃金花》這樣一部電影？第一部電影，我想拍一

些自己熟識擅長的題材。回顧自己曾經做過的創作，我 IFVA 得

獎的那部就是拍媽媽，是我最喜歡的作品，也公開得到過承認，

所以便捉住母親的題材去拍。拍一個母親，怎樣才能拍到極致？

就是要拍一種無條件最偉大的愛。在我回憶中，有一個印象，

那時我住屋邨，很多時在屋邨樓下的巴士站，會見到一個媽媽，

拖着有特殊問題的兒子追巴士。他們在跑，那背影是很論盡的，

很多甩漏，但畫面很美，很感人，很浪漫，我很想將這些都寫

下來。

《黃金花》裡的母親有一個患自閉症的兒子，就是這樣決定的。

我又不想做很「香港電台」的戲劇，便寫了一個戲劇衝突，就是

這個家庭的老公有外遇，有小三，老公吵架離開了家庭。媽媽

要取回這個家，守護這個家，她生起念頭，就是步署計劃去殺

小三，於是便寫了這樣一個劇情，用這個戲劇動作來寫母子情，

形成整個故事的架構。力奇幫我構思，構思以後，全是我自己

寫的。寫的時候，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便請教力奇，所以他成了

我的顧問，出字幕時，我寫他是劇本顧問，那時大約是 2013 年，

第一稿我用了三個月寫完。

此時 Edmond 已由編劇慢慢提升為出品人，公司老闆，拍一些

細 budget 的電影，所以他有興趣投資我這部電影，也決定開

拍，天馬電影起動第一筆資金。來來去去都是這些人物，所以

我說這是際遇，是自己的經歷儲回來的。所有事都由他們為我

去籌備。在寫這個劇本時，我心目中主角是 Mo 姐，毛舜筠小姐，

我不認識她，要透過 Edmond 幫手聯絡，找到她後，她看了劇

本也有興趣，覺得很有意義。



這時雖然已決定開拍，但資金仍未足夠，至少應該要八百多萬，

這是香港一個正常的小本製作數字，對於劇情片，這個數字更

是少得不合理，如果沒有人免費做是做不成的。現在香港拍一

套小品最少也要八百萬，這個數字算是合理偏少的，很緊絀。

資金出現問題，所以 Edmond 很想這部戲可以進入大陸，但劇

本審批通不過，因為整個劇情都是圍繞著殺人，很不健康。國內

對這些很敏感，可能大陸很多大婆與小三的鬥爭，劇本還說要殺

人，所以不能接受。過不了審，拿不到大陸資金，這件事又擱置，

又開始等運到。這時《葉問 3》開始了，我便加入去寫，由於天

馬需要儲備人才，與我洽談簽約做編劇，我答應了。在 2013 至

2015 年左右，我與力奇寫電視劇實在太窮了，我需要簽約支取

月薪才能解決生活問題。加上我是單身，這樣生活就沒問題了。

因為《葉問 3》，《黃金花》被放下了。直至有一日，我和黃子

桓和葉偉信傾偈，順便了解一下《黃金花》的進度。講起這部

片的審批問題，葉偉信講了一句話：沒有大陸市場便沒有，港

產片便用港產片的拍法，拍得便宜也可以拍。就因為這句話，

Edmond 好似俾人點醒咗，於是便籌備，開始找 Mo 姐，我記

錯了，之前只是將劇本送去審批，這時才開始找演員。但同時

我又正在做《葉問 3》，所以那年我還需要先完成《葉問 3》，

回港後才正式與 Mo 姐傾劇本。於是便埋班，加上「本地製作」

製作人伍健雄，他做監製，大家都知，心知肚明，唔駛講咁多。

故事內兒子的角色是自閉症加中度智障，又是主角，很難找演

員，在我心中，一直希望找一個新演員去做，Mo 姐也認為要找

新演員新面孔，否則觀眾不會相信他的演繹。我又想找一個有

明星相的演員，既然母親是 Mo 姐，她有一種星味滲透出來，



在戲裡，我盡量抹去這種味，但始終存在，所以這個兒子也要跟

Mo 姐襯得上，假若找一個太真實太赤裸的，觀眾不會相信那是

Mo 姐的兒子，所以我要求有樣貌又有演技，casting 一直找不

到。

直至一天，跟 Mo 姐食飯，她提到有一次看舞台劇，看見一個

男演員做得很好，希望我找他 casting。我 casting 完，第二天

便致電他，決定由他擔任男主角，沒再考慮其他人，他正正有

樣貌有演技，符合了我的要求。雖然當時他也不太了解自閉症

是甚麼，但我看到他演技的潛力和節奏。他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做了十多年，身體節奏等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便揀定了他。

這個製作沒有太多資金，很少 budget，最後我只拍了 19 日。

在現場，我沒有時間想太多，所以前期功夫要做得很足，我便

開始做一些真實個案的資料搜集，了解自閉症應該怎樣去演繹。

我找來家俊媽媽和余大俠，他們來自中度智障和自閉症的兩個家

庭，兒子也是少年。有三至四個月時間，我和演員一起去跟這兩

個家庭做訪問、傾偈、家訪，跟他們一起食飯，觀察他們日常生

活。當然演員家訪的頻率沒我那麼多，我很多時需要做些劇本上

的資料搜集。有時我會找余大俠出來跟他討論劇本，問他這樣寫

對他們會有甚麼不好，他便成了我的顧問，俾很多資料和意見。

劇本中很多情節取材於真實人物，凌文龍的角色就是由家俊媽

媽的兒子加上余大俠的兒子混合而成。



余大俠以前在電影行業做過，所以他明白我所講的電影處理是

甚麼，他提供的資料對這部戲很有幫助。在拍攝期間，他也會

跟場，幫助我做出很多細微的調節，教凌文龍怎樣演繹，和說

出一些父母的心聲。很多細位，例如怎樣去拿起一隻匙羹，讓

細節很真實，出來的效果很有質感，他幫了我很多。

在三四個月內，我們斷斷續續排戲，每個星期一次或兩次不等，

讓小龍（凌文龍）與 Mo 姐建立起母子關係，因為戲入面的母

子關係非常親密，我需要他倆熟絡下來。

在開拍前一個月出現危機，資金出了問題，有一筆資金沒有了，

怎麼也沒法解決，要停拍。當時全部已經就緒，班底也籌備好，

我便致電向各位台前幕後道歉，說一切已籌備好但沒法開拍，很

對不起大家，那刻大家真的心灰意冷。很開心的是，安安姐（余

安安）、Mo 姐、Edmond 等人還是努力找投資者，終於找上

Golden Scene 的 Winnie Tsang（曾麗芬）願意加入，注入一

份投資。我們也申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最後才籌組資金成功，得

以開拍，這個過程全在一個星期內發生。一個星期前致電各位

不能開拍，一個星期後又致電大家可以開拍，反覆如坐過山車。

那時大約是 12 月頭，好彩事情只在一個星期內發生，大家的檔

期還沒變化。攝影師是專程在美國邀請來港拍攝，我不記得那

時他是否已 book 機票，但已跟他 confirm 了做攝影師一職。

找到資金後，又出現另一個危機：我還未找到做爸爸的演員。

我們必須在 1 月開拍，Mo 姐和小龍之後沒有檔期，否則整件事

可能要拖延半年或無了期，團隊可能會解散。我一直找男演員，

但他們不是沒檔期就是不想演，可能這個角色表面上看起來不

太討好，又離家出走又婚外情。但在我心內，



他不是這樣的，他不是一個壞人。Anyway，沒有演員肯做，我

也不想隨隨便便找人，始終演 Mo 姐的丈夫，必定要有份量。

最後一刻我忽然想起還有一位演員未嘗試，就是呂良偉。我跟

大家說，他們全部贊成，甚至乎認為是最合適人選。於是馬上

找黃百鳴，請他設法聯絡呂良偉並約他出來，我們全體跟他見

面，包括黃百鳴、黃子桓、區丁平、Mo 姐，一起去見他請他幫

忙。幸好這個角色很貼地，夠小人物，他表示有興趣。原來一

直有很多人找他回港拍港產片，但角色不外乎是江湖大佬，或

是一些有霸氣的人物，他不想再演這類角色。他覺得《黃金花》

這個故事有意義，人物夠貼地又有愛，所以便有興趣演出。但他

的檔期很少，因為他將會拍電視劇，所以我便要在電視劇開拍之

前拍完他的戲份。我就修改劇本使這個角色成為配角，這一刻，

我才能確定《黃金花》可以開拍了。

正式開機是在一月頭，好像是在一月中，拍了一個多月，橫跨農

曆年。整個過程非常辛苦，壓力很大，因為 budget 問題，監

製給我們很大壓力，最多試過一日拍六、七場戲，半小時拍完一

場也試過，當然是很簡單的鏡頭。但就算其它場數，最多也只拍

三至四小時。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我跟自己說，拍完就是贏，

當中很多事情我妥協了，例如有些景不太合意也沒辦法，實在找

不到。有時明天要拍，今天還未找到景，甚至在拍之前的七至八

小時才能落實那場景，連場地也沒時間觀察，更不用說去籌備

甚麼。有時亦需要因沒場地而刪減劇本。但有一樣我不會妥協，

就是戲劇，就是演員的演繹，這也是為甚麼我在前期花了那麼

多功夫，因為我預計製作上會出現這些問題，所以事前要做足

功課。



去拍攝現場前，我在腦海裡已有很多調度，想了很多種拍攝方

法，但拍攝時我慢慢修正自己，不搞那麼複雜，還原基本，將

camera 放到最後，演員在現場走好位置，叫他們不要理會攝影

機，機器遷就他們，當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去捕捉他們的演出，

用手持方式捕捉那種真實感。我不想找那些太有名望的攝影師，

怕被駕御，想找一位年輕點的，比較容易溝通，也可能會有新

火花。但在香港一直想不出有哪位可以勝任。

從朋友口中認識了迎風，他是香港人，十多二十歲便去了荷李活

拍電影，拍獨立電影和美劇。他有兩部戲既做攝影師也做監製，

一部叫《小明星 Starlet》，另一部叫《Tangerine》。我看了，

很合意。他本身是香港人，又有美國文化，有能力用手持去捕捉

戲劇，也願意以很低的價錢，回港拍攝。我的副導演是我中學

兼大學同學阿機（鄭緯機）。我們三個人配合，一日內可以拍

到七至八場戲，如果沒有這個組合的幕後班底是沒辦法做得到。

當然，先決是演員必須做得好。我要的是把演員放在最前位置，

幕後工作全都要輔助演員的戲。大家也了解我想怎樣，盡力配

合我。就這樣堅持下去，一直堅持了 19 組，終於拍完。

我沒有做分鏡。寫劇本時我是寫一種有畫面的劇本，在腦海入面

有分鏡，有我自己看得明的鏡頭，沒有去到最細緻，但有大概的

概念。在這部戲裡的美術，我想要的是真實，想找回生活質感。

美術是需要錢做的，這部戲的美術製作費用，我都費事說出來，

說出來好尷尬。這麼低 budget，連人工都搞不定，根本沒辦法

要求做得好，做出美感來。美指叫 Andrew，黃敏軒，他很有

經驗，做過很多部電影。



之前我不認識他，別人介紹我們認識，大家傾落都覺得好有誠

意，那麽便去做。他很幫得到手。但做美術的前提是要有場景

才行。

這部戲的主景，家的場景，製片搞了很久也搞不定，去到很遲才

有。有個位置給我拍，在場景內盡量不要出錯，便當完事，做完

算贏。所以我在美術上要求不是很多，沒有太過追求美感的層

次。我唯一決定是要拍一個屋邨，大埔的一個屋邨，在這一點上

我花了不少功夫。因為我很想在第一部電影裡拍一個自己成長的

地方。我不是住大埔，但我住公共屋邨。我看黑澤明，小津安二

郎，很多導演的電影都是說社區生活，說社區裡人與人的關係，

我都很想做這件事。就像《400 擊》，也是說一個巴黎社區，

表達人對城市的感情，我也要做同一件事。並非刻意向《400 擊》

致敬，但它影響到我，我很想將這份情感投落入一個屋邨的世

界。這部戲裡六至七成的景是我自己去找的，已經是美術的工

作了。沒錢去做景，只能在現有場景上 make up，在小道具上

的花心思，有甚麼就拍什麼。景沒辦法要求，就把重點關注在

人物上。

對了，我講漏一件事，這部戲從頭到尾有一個人幫了我好多，

很感激他，就是區丁平先生，他是我這部電影裡的明燈。劇本

上他給了我很多意見，從頭到尾幫我看著這件事，他實質上是

我的創作監製，在美術或造型上他都給我意見。他也是美術指

導，但他要求的層次太高，我做不到，無論是學問上，技巧上，

或是經費上，我都做不到，但我盡量追求。在這個追求的過程中

我也做得不是那麼好，如果我開頭要求不那麼高，可能反而會做

得好些。去到後期，剪接，mixing，調顏色，他都給我很多意見，

有時甚至跟我一齊剪。



有關他的名銜，我問他的意見，他說不需要給他那麼多，我便特

別鳴謝他。因為他都不是為了這些東西，他真的想幫一些後輩。

在演藝圈裡，很多前輩樂意幫一些後輩，不求名，他們真的很

好。

終於拍完了，在 19 天裡搞定。拍攝時將心態降到拍完當贏，去

到剪接階段，回想拍攝那麼辛苦，一定要剪到最好。怎知我剪

了一年多兩年，剪了很多個版本，一路拖住。給老闆們看，有

些人不滿意，有些人 OK，最終我選擇了這個出街版本。現在版

本偏向 melodrama，通俗劇。我這部戲不是藝術片，是一部劇

情片，甚至是通俗劇，我是用一個主流說故事方式去講一個非

主流的題材。

《黃金花》的非主流題材讓人感到像藝術片，但其實裡面講故事

的方法跟《葉問》這樣的電影是沒有分別的，一樣的起承轉合。

在這個版本之前，我也試剪過一些曲折離奇的說故事方式，分

chapter，分人物去講，一個個章節斷開來。給人看後有讚有彈，

有些人喜歡這樣的東西，有些人偏愛商業，比如 Edmond，他

們是做商業電影的，他問我怎麼剪出來的效果跟劇本是兩回事。

我拍的時候並不打算這樣剪，但這樣剪出來，我自己很滿意，但

他們不滿意。好在他們不滿意，我又再慢慢調番過來這個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我認為是接觸得到最多層面的觀眾，讓最多人

看，又不失戲劇元素。因為 melodrama 的優點就是雅俗共賞，

可以接觸到最多群眾去聽你講故事，但藝術性，就比較粗疏淺

薄。《黃金花》就是這樣一部電影。總之，這部戲的製作過程

就這麽拖了一年多兩年，然後在正式上映前要做一些宣傳，需

要剪 trailer。



剪 完 後 公 司 拿 這 條 trailer 去 大 陸 賣， 有 大 陸 公 司 單 憑 這 條

trailer 就很喜歡，願意給錢買這部戲，於是我們就去送審。現

在我們拍完再送審批，審批的不再是審劇本的那些部門，我們

也順利過了審。這部戲就變成了合拍片，可以用合拍片的身份

上映，所以現在《黃金花》有了大陸市場。

我們本來是港產片，現在這戲不是引進片，而是合拍片，這部

戲是有「龍標」的。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一些際遇和運氣。

引進片我了解不多，只知大陸，每年的引進片是有限額的，一

年只可引進十套左右。那麼多戲申請引進，不是每部戲都可以

被批的此外，引進片比起合拍片的劣勢就是分到的回報會少些，

百分率比較少，上線戲院比較少。比如說可能只能在中國南部

上映，甚至只在廣東省上映，而不是在整個大陸上映。合拍片

大家都知道，是 2003 年 CEPA 裡出現了合拍片的條例，有限額

比例，規定了要有多少大陸演員跟多少香港演員，還規定要有

多長時間的戲份必須在大陸拍攝。

這十幾年來，條件逐漸放寬，沒有這些東西了，只有一些關於資

金和文件的申請。只要你不犯禁，不去踩那些政治敏感問題就可

以。天馬公司在大陸是有分部的，他們去談判，成就了整件事。

音樂是阿 Dave，戴偉做的，我們是在《狂舞派》裡認識的。那

時我已經在構思這個故事，就跟他說了，幾年後才真正找他做。

我剪接前後搞了一年多，他都肯跟我做，也做得很用心。我的

版本改過幾次，他的音樂也做了幾個月。我不太懂音樂，但也

是有要求的，我就跟他講劇情，講 drama，講每個人物的精神。

這是個懷有希望的故事，但這種希望建立在悲情的基礎上，音

樂要把它表現出來。



2017 年 11 月 14 日第一次放映，在亞洲電影節上，這真是要出

來見人了。我很擔心，不知道觀眾什麼反應。在放映後分享會，

觀眾都表示很感動很欣賞，那時我才放下心頭大石，起碼有一

批觀眾覺得 OK。我明白結果一定是有讚有彈，一定會有人批評，

覺得有問題，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問題，知道其中有一些地方做

得不夠好，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我真是沒有辦法了，在

這五年時間裡，從構思劇本到剪完的那刻，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我真的已經做到盡。現在上畫，儘量呈現最好的一面給大家看，

我真是非常感恩。

從最開始的惶恐不安，到現在可以說是能收回成本了。因為這

部戲賣了給大陸，加上其它賣埠，比如馬來西亞，美國等其它

國家，收回來已經有八、九成。在香港票房總會有少少，所以

已經不會蝕本。

我是讀電影系出來的，渴望拍獨立電影，這是我的底色。但是

我又在電影工業工作，我在司徒錦源身上學到了寫商業劇本的

功夫，我也是真心欣賞這些東西。所以我給別人寫劇本時，我

會放低自己讀書時的那些東西，用很工業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劇

本的問題。我給自己寫電影劇本的時候就掙扎得要死，到底是

做 Robert Bresson（羅拔布烈松），還是 Luc Besson（盧比

桑）。最後，在這種掙扎中，我把這兩者混合起來，混合得好

不好，這個留給觀眾去評價。我自己還差點功夫，可以再進步。

不算太好，但可以過關，能夠見人。

在 我 心 目 中， 將 這 兩 者 混 合 得 最 好 的 導 演 是 Christopher 

Nolan。他的電影是很大製作的，很商業很主流的，



但他在故事裡要說的東西其實是很個人的，非主流的，他把兩

者混合得很好。我想做作者電影，但我又不是完全的作者。我

認為自己跟讀電影的同學們最大的分別，我有做過十幾年電影

工業的寶貴經驗。

其實，在我拍完《媽》拿了金獎之後，有一次機會我差點就可

以做長片導演，但最終還是沒成。因為我那屆 IFVA 評審中一個

叫曾志偉，當時他剛好有個 project 要找新導演，就是《烈日當

空》，之前叫《九降風》，要在台灣，中國，香港，找三個導演

拍三條片。那時我們一起傾過這個故事，但是我傾完一次之後就

未有再去繼續 follow，沒有認識這是一個好機會，所以錯過了，

後來由麥曦茵拍了這條片。但我經過這些事情，再回頭看我這十

幾年的工業經驗，我覺得很寶貴，沒有這些經歷，我不會真正懂

得寫劇本。當時我可能會硬着頭皮去拍出來，但之後發展會怎

樣呢？可能會成功，這也是令人開心，但能否繼續拍到第二部，

第三部呢？不知道，沒有人會知道。但如果失敗了，我真的會

崩潰，崩潰到自己都不知道怎樣再站起來。

現在的新一代導演，他們也有些在電影工業工作。我卻有紅褲仔

底子，我是很 hybrid 的，很混合的類型。我拍出的電影定義不

到一種類型，這就是我。我與其他新導演的分別在於我做的時間

長一點，工業經驗多一點，作為編劇，我會懂得處理別人的劇

本，會寫別人的劇本。現在的新導演，他們暫時都只給自己寫劇

本。即使有人也為別人寫劇本，但未必那麼多。我大部分時間

都是替別人寫劇本。這種經驗—明白別人的需要，是很重要的。

這是做香港電影工業必須要有的質素。不停去拍自說自話的電

影，長期來說，對香港電影不是一件好事。



新浪潮固然好，但它是一個文化影響，真正支撐起香港電影工業

的是娛樂電影，即是商業片。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整個電影工

業要維持發展，就必須要有娛樂市場。可能要有九部商業電影

支撐，才能出一部作者電影，這樣才算健康，這個比例是我大

概估計的，應該還不止。香港電影工業導演的接班不能夠有斷

層，必須要有人繼續拍娛樂電影。《楝篤特工》那部電影很收得，

雖然我覺得並不好看，但它的票房那麼好，我又開心又不開心。

導演謝夫（張家傑）我認識，他就是一個典型的紅褲仔出身的導

演。他是銀河電影的資深副導演，終於做到導演，拍了一部工

業式電影，他的技巧處理好純熟。當然，他也有資金問題，所

以製作上會有瑕疵。整個香港電影想要重新蓬勃起來，需要娛

樂電影，需要高質素的娛樂電影，才能撐起市場，我們多開工。

多開工才會有人做，有了資金和本錢，才能做些邊緣創作。

現在的新人出來都是靠政府資助，剛畢業的學生，沒做過工業，

肯定是拍些自己的東西，或者讀書學到的東西。他們拍東西不

會計算市場，不會考慮觀眾想法，都是些所謂的社會電影。我

也被定義為社會電影，但我自認為還是比較了解商業電影的。

現在出來的導演，他們拍的東西，大家都支持，但真正的效果

如何，要等很多年之後再回頭看。並且，希望他們持續地拍下

去。現在有資助可以拍，如果之後幾年都不再拍，這樣就不健

康。導演必須長期堅持拍下去，才能凝聚力量，導演需要練習，

靠拍電影的實際操作去練習技巧，否則不會進步。當然這些機

會要靠自己爭取，你拍出來的戲也要有市場才行。



接下來要做的事，我正在考慮。我現在是觀望狀態，我想看看

《黃金花》的成積。有金像獎提名固然好，但我更想看看真正的

票房反應是多少，即觀眾是否受落，普羅大眾是否接受它。過千

當贏啦，一千已經贏到盡，但真的好難過千，五百都可以當贏，

沒人知道會怎樣。我想了解現在香港的市場接受程度在哪個位

置，再去打算接下來該怎麼走。

我希望能繼續拍寫實電影。我給自己的定位是職業編劇，給別人

寫劇本，用來吃飯，我會好好交貨。但寫給自己拍的劇本我不會

那麼著急，希望慢慢思考清楚再去做。可能一兩年，兩三年才

拍一部電影。為了創作自由，我不介意繼續拍細片。我現在有

能力找投資者，其實並不難找，有些題材大陸有大筆錢想叫人

開工，只看你肯不肯做，或者能不能互相妥協。有些題目不能

講，可你偏偏很想講，那當然就傾唔掂。要傾得掂便要有妥協，

那麼可能與你的原意不同。

資 金 上， 只 要 不 是 很 大 的 budget， 其 實 也 不 是 很 難 找 資

金。尤其我第一部作品不差，再要找資金不會太困難。至於

Edmond，我直接與他簽約，是他的人，所以當然會是他投

資我。尤其我們東方電影——天馬電影賣了後又叫回東方電

影——已經直接開了一條 line 去拍些低成本的本土電影，這真

的開正我條路，我真心喜歡拍這類東西。



宏觀看香港電影業，我們不能只是這樣拍，一定要面向和進入大

陸市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有尊嚴地進入。我們必須去深入了解

大陸市場的運作，才能知道怎樣行這條路，同時也需要熟悉電影

工業，才會知道正在發生甚麼事。我自己就具備這樣的了解。當

然，其實我對他們也感到疏遠，我也不可能寫得出大陸的生活。

所以我想寫些去地域文化的電影，寫一些關於大愛，古裝世界，

民初世界，抽離的世界。這樣的題材對我們香港人才有着數。或

是一些純類型片，比如完全的恐怖片，槍戰片，可是這些東西

又不是我特別喜歡的，我不是不會，只是不喜歡就擔心不能做

好。很矛盾，但我還是應該去學習。單靠香港，這個市場太小了，

香港電影會死的。

沒有資金，拍出來的東西好極有限；如果想要更多資金，就必須

要有大陸市場，這是現實問題，不能不去想。在當今的社會環

境之下，這真是個高難度的課題：大陸不喜歡香港，香港也不

喜歡大陸，而我們偏要去做一件取悅兩邊的事，這真是高難度。

目前只有幾個香港導演可以做到，徐克算是一個，雖然他現在

的《奇門遁甲》不太好，但之前那部《智取威虎山》有十幾億。

還有林超賢，陳可辛。陳可辛帶的新導演許宏宇，就是《喜歡你》

的導演，那部戲在大陸都 OK，在香港票房就不太好。他們面向

大陸，並帶出一些新導演。曾國祥也是，這件事是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不抗拒合拍片，只不過現在這一刻我想做的是本土題材。

如果我還是繼續做導演，我也必須面向大陸市場。

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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